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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:从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来看 , 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蕴涵着生态美诉求 , 这可以从气

动布局 、屈曲流转 、和谐生情 、浑融自洽等建筑追求上明显地感受到。这种生态美诉求同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

密切相关 , 是中国古人生态智慧和诗性掌握相结合的产物。这些含蕴在 “风水”之中的生态美观念对于我们矫正现

代住宅建筑中存在的技术片面性 ,建立人与自然 、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型居住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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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通常渗透了神秘的风水文化

观念。由于风水问题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 ,因

而常常遮蔽了其合理的人文与科学内涵 ,掩盖了其

独特的审美意蕴 。今天 ,当我们从科学发展观出发 ,

以人与生态环境的审美关系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

时 ,则发现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虽然存

在若干封建迷信的因素 ,但在 “风水 ”外衣下更蕴涵

着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一体和谐 、生态智慧与诗

性掌握高度融合的生态美诉求 。

风水 ,又称 “堪舆” “青乌 ” “青囊 ”。它在我国

有着漫长的历史 ,据说周成王迁都洛邑 、周公卜洛时

就已经运用了 “风水 ”方法
[ 1] (P225)

,后来经过晋代郭

璞等人的理论加工 ,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人建筑住

宅时选择环境与处理环境的一整套观点与方法(古

人有所谓 “阳宅 ”风水与 “阴宅 ”风水之分 。本文论

述的住宅建筑风水指的是 “阳宅 ”风水观)。 “风水 ”

内容主要包括觅龙 、察砂 、观水和点穴四个方面 。所

谓 “觅龙 ”,就是建住宅时要寻找适宜的山脉作为基

础 ,强调 “远观得势 ,近观得形 ”;所谓 “察砂” ,就是

建住宅时除主山脉之外 ,也要考虑住宅周边的形势 ,

要求四周的小山能够起到遮挡恶风 ,增加小环境气

势的作用 ,形成左青龙 、右白虎 、前朱雀 、后玄武 ,四

方环抱 ,多层展开的良好态势;所谓 “观水 ”,就是建

住宅时要寻找理想的水文环境 ,既要求水口开闭有

度(水的入口叫 “天门”,水的出口叫 “地户”,若不见

源流谓之 “天门开 ”,若不见水去谓之 “地户闭 ”,象

征财源茂盛),又要讲究水形富贵有致(如 “洋潮汪

汪 ,水格之富”),同时还必须水质甘香清冽(如 “其

色碧 ,其味甘 ,其气香 ,主上贵 。其色白 ,其味清 ,其

气温 ,主中贵。其色淡 ,其味辛 ,其气烈 ,主下贵。若

酸涩 ,若发馊 ,不足论”);所谓 “点穴 ”,就是最后确

定住宅的具体位置 ,这其实已由前三个方面做出了

规定 ,只不过在具体操作上还有许多细节讲究罢了。

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主要是基于农业

村社民居而提出来的 ,注重住宅与周边环境的融洽 ,

强调物质世界和谐与精神感受舒畅的高度协调。到

了后来 ,随着城市文明的兴起 ,开阔的城镇地理形势

和拥挤的都市生活空间 ,使得都市住宅与自然山水

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程度的疏离 ,于是 ,人文环境就

成了城市住宅建筑中风水占断的重要内容。因而 ,

自然山水形制逐渐被住宅本身的形貌和人文景观所

代替 ,桥梁 、府署 、庙宇 、街道和住宅等成为风水占断

中常见的内容 。例如 , 《阳宅撮要 》中关于住宅选址

的禁忌 , 就针对这种情况提出 “逼簇深巷 、茅坑拉

脚 ,滞气所占 ,阳气不舒 ,俱无富贵之宅 。屠宰场边

一团腥晦之气 。尼庵娼妓之旁一团邪气 ,亦无富贵

之宅 。祭坛 、古墓 、桥梁 、牌坊 ,一团险杀之气……”

均不宜建造住宅的看法;关于屋门的禁忌 , 提出了

·42·

第 24卷　第 3期 江汉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 Vol.24　No.3
2005年 6月 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(HumanitiesSciences) Jun., 2005



“屋门对衙门 、狱门 、仓门 、庙门 、城门者凶 ,街道直

冲门者凶 ,街反出如弓背者凶 ”的看法。城市中的

“风水” ,除了继续强调住宅同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

及精神感受的舒适外 ,还比较留意朝阳取暖 、风向流

通等物理因素 ,尤其注重住宅周围的人文生态环境 ,

体现了风水观念在城市住宅建筑中的发展变化 。但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,由于中国向来是一个农业人口

占绝大多数的国家(至今仍是如此),他们居住在乡

村 ,因而这种风水观的转变只起到局部补充作用。

二

以上 ,我们对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进

行了粗线条勾勒 。从这些陈述中 ,我们可以看出 ,中

国古代的风水观念无疑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封建迷信

面纱 ,但当我们拨开这层神秘面纱 ,以人与生态环境

之间的审美关系来重新审视它时 ,则发现其中蕴涵

着难得的生态美内核 。关于这一层 ,西方一些涉猎

过中国风水文化的规划学 、建筑学 、环境学 、科技史

方面的学者早就有所关注。例如 ,美国城市规划专

家戈兰尼教授就认为:“在历史上 ,中国十分重视资

源保护和环境美 ,中国的住宅 、村庄和城市设计具有

与自然和谐并且随大自然的演变而演变的独特风

格 。”
[ 1] (P138)

不仅如此 , 20世纪后期在法国等西欧和

北欧国家中兴起的 “生物地理运动 ”,更是一项旨在

借鉴中国风水理论行生态环境保护之实的运动 。为

了要使那些难以建立控制范围和难以建立因果联

系 ,而事实上又为人们所关心的居住环境生态美问

题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 ,他们打着中国风水的旗

号在建筑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环保运动 。问

题在于 ,它们对中国风水观念的生态解读只不过是

皮毛而已 ,是他们依据自身建筑理论和规划理论框

架而产生的一种东方想象 ,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

古代风水观念中蕴涵的生态哲学内涵 ,更无法上升

到生态美的高度来认识 ,对此 ,我们当然不必苛求于

他人 ,也不可能仰仗他们来解决中国住宅建筑的生

态美问题 ,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古代风水观点和方

法认真加以研究 ,挖掘其中的生态美精神 。就此而

言 ,我认为中国古代大多数风水占断内容实际上就

是古人对住宅环境生态美的经验总结 ,只不过采用

风水话语来表达而已 。只要我们适当加以理论扬

弃 ,对于中国今天的城乡建筑规划与设计是非常具

有借鉴意义的。

言及于此 ,有必要就生态美内涵作简要阐述 。

我们知道 ,生态美问题是 “20世纪 70年代以来人类

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愈来愈深重 ,环境保护问题愈显

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下 ”提出来的 ,中国由于现代化

起步较晚 ,直到 1994年前后才有学者提出生态美问

题 ,它 “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 、

和谐一致 ,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 ”
[ 2] (P159-162)

。

而生态美的特征则大体上可以概括:(1)它是一种

生命之美 ,充满着蓬勃旺盛 、永恒不息的生命力;

(2)它是一种和谐之美 ,体现了生命之间相互支持 、

互惠共生以及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特性;(3)它是一

种创造之美 ,因为创造 ,地球上的生命和环境才呈现

出如此美轮美奂的景象;(4)它是一种参与型的审

美 ,人对于生态美的体验是与该生态系统密切相联

的 ,人很难像对待其他审美客体那样 ,将生态环境分

割开来 ,保持超功利的审美距离
[ 3] (P256-262)

。虽然目

前学术界对生态美的看法还不成熟 ,但这些基本原

则还是为大家所认同的 。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

建筑中的风水观念 ,我们发现 ,它在许多方面蕴涵着

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一体和谐 、诗意栖居的生态

美诉求。

其一 ,气动布局 。众所周知 ,住宅布局是建筑中

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,这不仅仅是工程上的原因 ,同时

更与文化理念密切相关 。古希腊的柱式建筑 ,其实

就是把人体美赋予建筑理念之中 ,而欧洲中世纪的

哥特式建筑则是将宗教信仰演绎为具体的建筑语

汇
[ 4] (P21)

。按照中国古代风水观念进行布局的住

宅 ,虽然因居住者身份地位 、宗族名望等诸多因素的

影响而有所不同(如皇宫 、相府 、爵爷 、百姓等根据

等级不同 ,有许多具体规定),但总体上却呈现出气

动布局的特色———讲究气势之美 ,追求动态之妙。

例如浙江兰溪市诸葛村 ,这一由诸葛亮的第二十八

代世孙宁五公选中的风水宝地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

特色 。 “吾族居址所自肇 ,岘峰其近祖也 。穿田过

峡 ,起帽釜山 ,迤逦奔腾前去 ,阴则数世墓桃 ,阳者

萧 、前两宅也 。从左肩脱卸 ,历万年坞殿 ,蛟龙既断

而复起峙者 ,寺山也 。从此落下 ,则为祖宅位居。旋

折而东 ,钟石阜蒲塘之秀 ,层岗叠嶂 ,鹤膝蜂腰 ,蜿蜒

飞舞而来 ,辟为高隆上宅阳基 ,其分左支而直前者下

宅也 。开阳于前 ,为明堂则菰塘畈敞;环绕于境 ,为

襟带则石岭溪清也 。”(《高隆诸葛氏宗谱·高隆族居

图略 》)
[ 5] (P331)

从诸葛族人清代进士诸葛淇对这块

风水宝地的环境形势描绘中 ,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

受中国古代住宅风水布局 “气 ”和 “动 ”的神韵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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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美学的角度看 ,这种住宅布局实际上营造了充

满生机的局部生态环境美。起伏的峰峦 ,茂密的森

林 ,参天的大树 ,蜿蜒的溪流……无一不有利于住宅

主人物质生活的舒畅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,令生活在

其中的居住者充满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。

其二 ,屈曲流转 。如果说中国风水观念在住宅

建筑环境布局上以 “气 ”“动 ”为美的话 ,那么在住宅

的几大环境要素上则以屈曲流转为妙 ,反对刻板 、呆

滞 。故其 “觅龙”时总的要求是以群峰起伏 ,山势奔

驰为好 ,认为这种山势为藏气之地 ,是得 “真龙 ”;

“观水”时 ,则提出 “湾环曲折 ,水格之贵 。直流直

去 ,下贱无比 ”的看法(《博山篇》)。例如 ,被看作风

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对水的处理就很能说明

问题。该村位于县城之南约 20里 ,处于东西两山夹

峙的一块狭长谷地上 ,两山之下有两股山泉汇合而

成溪流 ,泉水终年不断 ,溪流自南而北直流穿村而

过 。可是 ,这一 “直流直去 ”的水形却有悖屈曲流转

的风水观念 。于是 ,他们就采取改造补救的办法 ,使

之变得 “湾环曲折 ”。首先将溪水出村之口改向两

山对峙 ,宽度只有 100米的山谷处 ,使溪流在这里正

好遇到西面突出的山包 ,经东折至东山脚下 ,再折而

向北绕道出村。与此同时 ,他们还在水口南北向的

河道上建造了一道横跨东西的石拱桥 ,取名 “回龙

桥 ”,用以聚居贵气 ,起锁住水流的风水象征作用 。

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 ,蜿蜒起伏的山峦无疑有利于

野生动植物的繁衍生息 ,曲折回环的河流当然对水

生动植物生长及防洪有益 ,它实际上是有利于涵养

生物 ,改善局部生态环境的 ,有利于生活其中的主人

生发出对生命之美的赏识与赞叹之情 。

其三 ,和谐生情。我们知道 ,原始人的住宅是为

了抗御自然灾害 ,获得人身安全而建筑的 ,是不存在

什么风水观念问题的 ,风水观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挣

脱出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才逐渐兴起的 ,它

的产生与寄托人们的生活理想密切相关 。故而 ,风

水住宅的气动布局和环境要素的屈曲流转 ,目的是

为了满足住宅主人的物质与精神追求 ,是使居住其

中的每个生命个体获得某种超越情怀 。在这一方

面 ,和谐生情是古代风水观念的一个重要诉求 。它

创设住宅环境内部的和谐韵味 ,追求小环境与大环

境之间的互感互生 ,更赋予了住宅主人与居住环境

之间日久生情的超越情怀 。据 《晋书 ·魏舒传》记

载 , “舒少孤 ,为外家宁氏所养。宁氏起宅 ,相宅者

云当出贵甥 。”魏舒听了以后说:“当为外氏成此宅

相。”于是少年立志 ,发奋向上 ,后来果然当了大官 ,

以行动验证了相宅者的预言 。由此可见 ,住宅建筑

的风水观念对居住者的心理暗示作用是非常强大

的。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 ,人与住宅环境之间的这

种激发互渗 、和谐生情 ,正是 “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

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 ”
[ 6] (P119)

。

其四 ,浑融自洽。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

观念虽然十分驳杂 ,但只要我们把握各家各派理论

的大概 ,则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浑融自洽的 ,这一特点

可以表述为整体观照模式中的有序性和自足性。在

古人的风水观念中 ,阳宅建筑的环境模式是以 “气 ”

和 “聚”这两个概念为核心的 , “气 ”而能 “聚 ”的环

境都是吉利的 。 “气 ”这个风水概念的内涵通常是

模糊的 ,有时它指物质的气 ,如空气 、风等 ,有时它则

可以解释为五行之气 、阴阳之气 、衰旺之气等等 ,适

用于对任何对象 、任何状态的描述 。 “聚 ”这个风水

概念内涵也常常是不确定的 ,有时它指四周高中央

凹的风水环境为吉利的 “聚局 ”,有时它又指围绕一

个中心组建的建筑群为风水 “聚局”,更不可捉摸的

是它有时又指某种神秘的精神为风水 “聚局 ”。所

以 ,我们常常难以用严密的逻辑来把握它的真正内

涵。但这并不等于说 ,它不讲究秩序性 。只要认真

研究 ,我们会发现它通过一种类比的方式建构起了

内在的风水秩序 ,其 “觅龙 ” “察砂 ”“观水 ” “点穴 ”

的次序和罗盘八卦的占断定位 ,乃至一般人难以解

读的复杂罗盘盘面编码 ,都足以说明它是有着一套

非常严谨的秩序 ,其中蕴涵了阴阳平衡 、伦理等级 、

天人合一等复杂的内容 。这种模糊性与秩序性的结

合使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显得浑融自

洽 ,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。例如 ,江西赣州城的地

下排水系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。当许多现代城市

为 “小雨成溪 ,大雨成河 ”的城市排水问题深表忧虑

时 ,客家人依据风水观念建筑的赣州城 900年来却

一直没有发生过城市积水现象 ,至今仍静静地为 30

万赣州人服务
[ 7]
。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 ,这一浑

融自洽的风水观念 ,正是现代逻辑思维所缺乏的把

握世界的整体观照与内部秩序相结合的特殊维度上

激发出来的生态智慧 ,它体现了生命主体与生态环

境协同创化的创造之美境界 。

三

住宅建筑作为一门实用艺术 ,无疑应在满足人

们实用功能的基础上 ,进一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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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点无论欧洲的哥特式建筑理念 ,还是古巴比伦

的土台建筑神韵 ,抑或日本的唐式建筑精神 ,莫不如

此 。然则 ,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何以会蕴

涵着人与自然一体和谐 、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高度

融合的生态美诉求呢 ?我以为这跟东方文化掌握世

界的独特审美方式密不可分 。 “东方审美思维同原

始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 ,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与

发展。”
[ 8] (P2)

而原始思维是一种混沌的 、以形象为主

的诗性智慧 ,它的核心观念是 “万物有灵观 ” “生命

一体化 ”和 “万物同情观”。就此而言 ,中国古代住

宅建筑中风水观念的生态美诉求可以说正是这一审

美思维方式的生动展现。

首先 ,这种生态美诉求直接渊源于东方文化中

对生命之美的神往。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

念是建立在郭璞所谓 “有生气 ”理论基础上的 。郭

璞在《葬书 》中认为 , “葬者 , 乘生气也。气乘风则

散 ,界水则止。古人聚之使不散 ,行之使有止 ,故谓

之风水 。” “人受体于父母 ,本骸得气 ,遗体受荫。”

(需要说明的是 ,中国古代 “阳宅 ”风水观是在 “阴

宅 ”风水观上生发出来的 。 “阴宅”尚且如此 , “阳

宅 ”就更不必说了)
[ 5] (P327)

这一观念对中国古代住

宅建筑风水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,其他风水理

论莫不根源于此 。这使风水观念从一开始就形成了

以生命之美为底蕴 ,以 “气 ”为中心概念的特殊建构

模式 ,而这种风水模式实际上同 “东方审美思维是

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与发展 ”密切相关 , “它以 生̀

命为美 ' ,以充盈的生命之气为美 ,以显示旺盛的生

命力的东西为美 ”
[ 8] (P10)

,并认为生命形式是 “交感 ”

的 ,是 “一体化 ”的 。恩斯特·卡西尔在 《人论 》中谈

到原始思维的时候 ,曾深刻地指出 ,原始人的自然观

既不是纯理论的 ,也不是纯实践的 ,而是 “交感的” ,

“他深深地相信 ,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

体化(solidarityoflife)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

个别生命形式 ”
[ 9] (P105)

。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

建筑中的风水观念 ,无疑蕴涵了原始思维中关于生

命 “互渗共感 ”的神秘特征。例如 “觅龙 ”观念 ,

“龙”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于变化 ,能兴云

雨利万物 ,生命力旺盛的神异动物。以 “龙 ”来类比

风水形胜 ,正是对生命之美互渗共感的一种形象表

达 。又如《黄帝宅经》说:“宅以形势为身体 ,以泉水

为血脉 ,以土地为皮肉 ,以草木为毛发 ,以舍屋为衣

服 ,以门户为冠带 。”更是直接把住宅形制与人的生

命形体进行关联比附 。以生命之美来规范建筑环境

与形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的核

心。正是在这一结合点上 ,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融

合为生态美诉求。

其次 ,这种生态美诉求是东方审美 “同情观”的

必然结果 。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 ,常常表

现出 “以己度物 ”的情感倾向 ,强调住宅与主人之间

的 “物我同一 ”和 “同情同构”。认为自然界的山形

水势 ,一草一木 ,都与房屋居住者的情感和命运紧密

相连 ,好的风水意味着带来好的前景 ,坏的地理预示

着不祥的兆头 ,甚至住宅环境中某一物的存毁也关

乎房主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和情感。例如 ,上文所

提及被看作风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石拱桥上

建的石桥亭 ,自清代乾隆十九年建成后 ,毁了建 ,建

了毁 ,于是也就有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风水言说 , “及

其既坏 ,村中事变频兴 ,四民失业 ,比年受灾 ,生息不

繁” “一旦顿还旧观 ,嗣是民物之丰美 ,衣冠之赫奕 ,

当必有倍于前者。”(《重造回龙桥记 》)
[ 5] (P335)

因而 ,

这座桥成了村民心中不倒的图腾 ,寄托了无尽的情

感。正因为 “东方`同情观 '以同情同构 、物我交感 、

物我互渗的眼光看待自然事物 ,把自然对象的生命

同自 身生 命加以 类比 , 从而形 成了 美丑 观

念”
[ 10] (P63)

。这正是生态审美难于自外于审美客体 ,

必须 “参与 ”体验的一个重要表征 。故而 ,中国古代

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必然以谐和有情作为重要的审

美尺度 ,必然寓含着生态美诉求。

最后 ,这种生态美诉求与诗意栖居情怀密不可

分。西方现代哲人海德格尔在对现代性及其危机进

行批判的时候 ,曾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歌提

出 “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”的生活理想 ,并明确指

出 , “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 ”
[ 11] (P465)

。他有感于技

术理性的恶性膨胀 ,对早先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关

系充满怀念。而 “诗意栖居”必须通过 “筑造 ”才能

达成 ,人只有通过劳作筑造居处 ,为自己营造一个栖

居之所 ,才能够在这里俯视大地 、仰望天空。以此观

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 ,则其中无疑包蕴

了诗意栖居的情怀。所不同的是 ,中国古代这种诗

性智慧并不是哲人们反思的结果 ,而是原始的 、浑融

的 、自在的 ,是对宇宙模糊体察中产生的审美感悟 ,

是远古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, “这种思维采

取`以己度物 '的方式去感知外物 ,以类比的方式去

区别和把握外物 ,以象征 、比喻 、意会的方式去表现

自己的情感或思想 ”
[ 8] (P12)

,尽管住宅建筑风水观的

阐释是以一种变态的神秘风水话语来表达的 ,但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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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情怀却是其根本内核 ,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它与

生态之美密切相联。 “环吾乡皆山也 ,出自太行地 ,

北有鹿台蟠回 ,高出诸峰。南应历山驰奔云矗 ,倚空

向出者 ,千峰碧苍翠。东曲陇鳞鳞 ,下临大涧。西山

隆沃壮 , 似行而复顾 , 或曰伏虎山 , 或曰凤凰

岭 。”
[ 5] (P332)

从这则明代石碑上记载的风水宝地山西

沁水县西文兴村的居住环境来看 ,难道不正是充满

诗情画意的栖居之所吗 ?! 东方特有的诗意栖居情

怀渗透到风水观念中必然生发出中国古代住宅建筑

的生态美诉求。

综上所述 ,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蕴涵

的生态美诉求 ,对于我们矫正现代住宅建筑中那种

远离自然本性 ,远离生态环境 ,单纯追求住宅面积 、

居住设备及经济适用等技术理性观念无疑是有着借

鉴意义的;对于规避工业污染和城市噪音也是十分

有启发价值的;对于倡导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

失为一剂良方;尤其是对城乡总体规划和城乡社区

建设时的环境设计具有特别重要的美学意义。但同

时我们也应看到 ,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毕

竟还存在一部分很难进行现代转换的消极因素 ,如

认为围墙内不宜种树 ,因 “口中有木 ,困字不祥”等

落后的封建迷信内容 ,这就需要我们在吸收其生态

美内核的同时 ,对东方文化掌握世界的独特审美方

式进行合理的美学扬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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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chofPoeticQuality

PENGSong-qiao
(SchoolofHumanities, JianghanUniversity, Wuhan430056, Hubei, China)

　　Abstract:Viewedfromtheperspectiveoftherelationbetweenhumanbeingsandecologicalenviron-

ment, theaestheticpursuitisundoubtedlyimpliedinancientChinesegeomanticconceptionofhousing

construction.Thiscanclearlybefeltinsuchbuildingstructuresastheaerodynamiclayout, theflexion

androundabout, thefeeling-excitingharmony, andtheself-consistencewhethersimpleandnaturalor

blendingandcompromising.Thisecologicalaestheticpursuitiscloselyrelatedwiththeaestheticthought

oftheorientalnations.ItisaproductofthecombinationoftheecologicalwisdomoftheancientChinese

withthemasteryofthenatureofpoetry.Impliedinthe“geomancy”, theecologicalaestheticstandards

areofgreatreferentialsignificancetotherectificationofthetechnicalone-sidednessinourmodernhous-

ingconstructionandtotheestablishmentofthenewtyperesidentialmodeofharmoniousdevelopmentbe-

tweenhumansandnature, andbetweenhumansandsociety.

Keywords:ancientChinesehousingconstruction;geomanticconception;ecologicalbeau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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